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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在要拿到楼下。另外，新的垃圾房造在哪里，谁也不愿意放在

自己楼门口。蔡琪清楚地记得，当时她和物业一起给居民做解

释工作，很多人不听就围着你吵架，有居民情绪也比较激动，

“有人拿着那种医保卡说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病，你不要刺激我，

要不然我就要昏过去的”。

但作为书记自己不能慌，也不能跟居民吵架。蔡琪的做法是，

先要安抚情绪，然后再耐心地讲解政策原因；等所有人都可以

心平气和的时候，再召开协调大会。

“有些居民白天要上班，或者有些年轻人觉得父母做不了

主要自己参与的，那我们就把协调会放在晚上。大家把顾虑讲

出来，把想法和建议提出来。”蔡琪说，垃圾箱房改造是大势

所趋，但在过程中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尤其是让老年人

方便。就这样通过一个个方案、一次次会议，原本激烈的矛盾

被解决了。

“我和大多数居民关系都是很好的，但遇到问题，他们也

会急的。居民不是针对你，而是因为只能找到你居委会。”蔡

琪感触颇深，很多时候是居民的一种情绪宣泄。

当然，居委会处理的过程也很重要，毕竟有些事情不是一

两次就能解决的，要通过多次的磨合。即便是这样，也极有可

能达不到居民想要的程度。

“但你为他们做了很多努力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做

不成就一口拒绝，和你通过努力达不到，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居民也会认可你。”蔡琪说，将心比心很重要，作为居委会干

部要学会换位思考。在疫情期间，蔡琪在和居民说明情况前都

会加上一句“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再用最朴素的大白话

去和居民说，效果往往也是极好的。

此次上海疫情中，郑家巷居民区所在的石门二路街道在静

安区率先实现了社会面清零目标，率先实现全域防范区，率先

达成全域“无疫小区”目标……

在实践中探索与成长

令人欣喜的是，通过这次疫情，很多居委会获得了成长，

团结了志愿者队伍。因为这样一场涉及公共卫生和每个人健康

的事件的发生，让居民自治的参与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疫情以来，刘苗所在的香港丽园从最初只有 7 个居委干部，

发展到 10 多个楼组长，再变成目前 500 多人的志愿者团队，居

民自治力量不断壮大。

值得深入思考的一点是，疫情过后，未来社区治理的发展

方向何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与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万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从

他所在的小区来看，疫情虽然让人们暂时地失去了一部分的社

会，却收获了一整个的社区。

熊万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小区内部的整合很难，年轻

人忙着上班，很少参与小区内的事情，小区的事务主要是退休

老人当家。他将这种现象形容为“社区折叠”。

“但这次疫情期间，年轻人对于小区事务的参与大大增加，

甚至唱了主角，似乎将这种折叠部分地打开来了。”熊万胜坦言，

随着大家的生活回归常态，如何保留这股年轻的力量其实并不

容易，“这个事情不能勉强，但居委会要做的是继续联系好这

些人，时不时邀请他们参与一些活动”。

更重要的是，居委会能不能从中帮助发掘一些骨干和达人，

将他们充实到业委会的队伍中，把他培养成业委会的骨干，并

建立一套符合上海城市特点的业委会委员骨干的选拔培养机制，

打造老中青互补的良性梯队。在熊万胜看来，这或许是疫情给

人们带来的重要启发或契机，“毕竟小区的各种差异性本来也

离不开应由业委会来面对，若能更进一步与居委会形成紧密协

作，小区治理中的很多现实问题就一定能更好地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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